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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出 逃

艾莎麻利开始生活在自己隐秘世界里以后，常常冥想，为什

么一个人的开始和最后，不是一条能看得见抓得住的直线呢？一

切结束以后，艾莎麻利的心没有说话，在黑夜的帮助下，匆忙地

见过妻子，开着车出逃了。麻利，是他的挚友艾海提老鼠给他起

的外号，起因是一次卖完玉从上海回来，下榻亲切的西域饭店，

艾海提老鼠在吧台开票办手续的那么一会儿时间里，艾莎麻利和

秀丽的前台经理海丽古丽坐在一起，就开始一个鼻子呼吸了，眼

睛和眼睛就朋友了，嘴唇也像戏子的眼睛一样笑眯眯了。艾海提

老鼠说，哥们儿，你太麻利了。从此，麻利这个外号，就赤裸裸

地跟随他了。

此刻，艾莎麻利的手在方向盘上，但是心没有方向。他的车驶

出黑暗的小路，飞驰在女人一样亲切舒展的高速公路上，也没有方

向。他盲目地拐进一加油站的时候，黎明开始讨好东方，把处女脸

庞一样干净亲切的曙光，洒在了宽敞的加油站，恩赐一切贼心好心

们上天的光芒。他没有加油，把车停在小超市门前，头放在方向盘

上，闭上眼睛，在黑暗的王国里，把刚才的残局在脑子里过了一

遍，开始寻找出路。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手指已经拨通了弟弟的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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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，嘴脸平静了许多，舌头和牙齿讨好他的心，对他弟弟开沙尔

说，我把车停在飞机场上了，你来开走。对方说，你是谁？打错了

吧？艾莎麻利静下来，昂起头，透过玻璃，看了一眼地平线那头骄

傲的晨光，躲藏脑后的记忆显灵了，准确地帮他拨通了弟弟的手机

号。他深沉地说，兄弟，我们就要永别了。一定要照顾好母亲，这

世界上只有母亲是真的。我过几小时再给你打电话。弟弟开沙尔

说，哥，出了什么事？哥,哥！

艾莎麻利麻利地关了手机，在心的指引下，来到了飞机场。他

的好车孤独地留在了停车场，贼亮的曙光射在白色的车顶上，像忽

悠他灵魂的羊脂玉，在繁华的大地，等待另一个时间的怀抱。钥匙

在方向盘下面的小孔里摇晃着，好像在为主人的选择摇头。没有生

命的小金属，在灿烂的早晨，显得可爱亲切，像子夜跳裸舞的艳

女，温暖人心。

艾莎麻利每迈一步，都显得那样沉重，精神上的感觉是永恒

的天山，压在了双肩上。女售票员笑了，小嘴唇像伊犁的红樱

桃，张嘴说话的时候，像和田的小红杏，给男人可能可不能的暧

昧感觉。艾莎麻利说，我要买飞机票。售票员又笑了，说，先

生，您要飞往哪里的机票？艾莎麻利深看一眼笑着的美女，美女

的眼睛变成了哈里的灵魂。他颤了一下，说，我要买飞机票。美

女售票员说，先生，您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艾莎麻利又颤了

一下，说，我要飞，这是银行卡！美女售票员给他倒了一杯茶

水，说，先生，您需要吃点东西吗？艾莎麻利没有说话，他监狱

一样的眼睛第一次有了一点光亮，他咳了一声，心静下来了，

说，我要飞上海。美女售票员笑了，给他说好飞机起飞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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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机票递给了他。

艾莎麻利收好银行卡，离开了异样的窥视着他的几位美女，走

出了大厅。曙光早已唤醒了疲惫的大地，树叶和人工栽培的鲜花，

又骄傲地睁开了眼睛，朵朵争艳的玫瑰，像是人类的早晨，天真而

烂漫。从昆仑山方向吹来的凉风，开始和多情的蝴蝶对舞，风忽悠

蝴蝶，蝴蝶忽悠鲜花。艾莎麻利坐在了一片红色玫瑰花的前面，鲜

艳的花瓣，在崭新的阳光下，变成了哈里血红的眼睛，像死神的魔

光，勾住他的神志和仇恨不放。

艾莎麻利的手机说话了，好兄弟，我们永别了，家族全靠你

了。不要喝酒，不要抽白面。有两个人欠我的钱，吾布力一千

万，阿西姆一千五百万，欠条在我冬鞋里的鞋垫下面。用一千五

百万，好好赡养母亲，把一千万，交给你嫂子，让她带好孩子。

咬紧牙，兄弟，不要抽白面，就是疯了，也不要把生命交给那个

魔鬼。开沙尔叫了起来，传来的声音惊飞了在玫瑰花瓣上嗡嗡叫

着采蜜的蜜蜂，哥，你在哪儿？出了什么事？艾莎麻利说，兄

弟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现在才知道时间是一个人真正的嘴脸，我

曾骄傲我活得疯狂，那时候只有金钱是我的祖师爷。我现在才发

现嘴脸是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东西。车在飞机场，你把它开走，

告诉妈妈，我出国了，为我的灵魂祈祷。艾莎麻利把手机关了，

取出号码卡，咬断，扔进了玫瑰花丛里，返回大厅，过了安检，

上飞机了。他是最后一个，亲切的广播里，传来了催他上飞机的

呼叫声，那声音像天国里祖辈万代幸福的候鸟，忽悠在贪欲里搅

和着争宠争光挣钱的人们。飞机滑行的时候，他担心飞不起来，

带不动他沉重的贼心。他早已垂在裤裆下面的心，变成了无边的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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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山脉，时时咬嚼着他飘摇的神经。飞机起飞了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哈里倒在了客厅里的地板上，那些早已倒下的汉子们，开始在他的

梦里诅咒他。他惊叫着睁开了眼睛，汗水变成了鲜红的血，他咬紧

牙，闭上了眼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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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思念和伤痛

开沙尔把艾莎麻利的车开回了家，妈妈米娜娃儿整天在礼拜中

为儿子的平安和生命祈祷，祈求儿子早日回到她身边。开沙尔说，

妈妈，哥哥到美国做生意了，你放心，他几年后就会回来的。米娜

娃儿不信儿子的话，她懂，真要这样，精细的艾莎会自己来和她告

别的。她明白这不是什么好事，老人家能做的，是默默地为儿子祈

祷。几个月后，艾莎麻利的妻子玛丽娅病倒了，玛丽娅不信开沙尔

编的那些故事，她看到开沙尔毛病不改，醉生着梦活着，病毒传染

野女人，而且突然那么有钱，就怀疑男人的失踪没有那么简单。她

四处打听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什么音讯也没有，她渐渐地失望了。晚

上，她抱着婆婆哭了，说，我守寡什么都不是，在最需要爸爸的时

候，两个女儿怎么能没有爸爸呢？妈妈，请您支持我，我们告诉公

家的人，帮我们找吧。米娜娃儿睁开了疲惫的眼睛，说，孩子，要

忍，男人才是真正的候鸟，他们会迷失方向，但是不会忘记自己的

家乡，因为家乡是他们最后的光明和最后的盐味，艾莎会回来的。

一些嘴脸们无法帮助她的时候，她想到了那句古老的话：不要

信卦，也不要不信卦。算卦的人是个年迈的瘸老头，白天睡觉，晚

上接待苦闷的生命。瘸老头要玛丽娅坐在他对面，瘸老头丑陋地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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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，闻玛丽娅身体的味道，而后回到原位上，眼睛亮了，像童年

的孩子，在压岁钱的照耀下。

瘸老头是在黑暗里贩卖希望和光明的民间哲学家。那些安慰灵

魂的专用名词，是滋润他财源的宝贝。瘸老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

说：苦难不是一切时代的叛徒，苦难是时间的同胞姐妹。你的男人

在远处虔诚地为你们祈祷。在最早的黎明向伟大的大地鞠躬的时

候，你会听到你的男人怀念你们的颂词。不要挂念遥远的恩情，要

躲避身边的灾难。玛丽娅一惊，眼神凝固了，说，大师，身边的灾

难怎么讲？瘸老头说：忏悔、祈祷、宽容、理解灾难，就像理解那

些好日子那样。当苦难降临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会平静地面对。笑是

人类最大的弱点，因为它是众多灾难的兄弟姐妹。平静地迎接日

子，苦难就是甘露，甘露也是苦难。人在甘露和苦难中间，时而可

爱，时而丑陋。

玛丽娅最操心的是开沙尔，说道理的时候，他可以是哲学家的

哲学家，该管住自己的时候，又是一等的无知流氓。哥哥不在，开

沙尔又开始了他疯癫的野性生活。那天晚上，一个叫哈丽黛的小姑

娘来找他了，她说她身上的艾滋病是他给染上的。玛丽娅出面用钱

把小哈丽黛打发走了，因为四周神秘的邻居们都开始把头探出了院

墙，把耳朵伸进了他们家。自从艾莎麻利有钱了以后，这种吵骂的

丑陋热闹，就开始强奸了这个宁静的庭院，八面讨好的风，总是要

把那些最残酷最肮脏的细节传到他人的闲话匣子里，让它们发酵发

芽，派生出更离奇残酷的单词和词组，在殷勤的语法资助下，在温

馨悠闲画意朦胧的街区，放肆地游荡，让开沙尔全家嘴脸不是嘴脸。

艾莎麻利的女友她诗古丽，听到他消失的消息时，草原石人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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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变成了一个雕塑。她的眼睛凝固了，站在漂亮的窗台前，她的可

爱的庭院，那些高高的玫瑰花，透明的洋芋苹果，都变成了茫茫的

戈壁。几个月前，他兑现诺言，在繁华的街面，给她买了一处门面

房，二百平米，但没拿到房产证。如果他一去不回，致命的产权就

不能到手，将会成为她永远的心病。还有他答应她的那对和田羊脂

玉手镯，也会变成天上的云彩和梦里的折磨。她病了一天，她棉花

似的好男人发现漂亮的老婆变成了小冰箱，就从电影院后面的美食

街里给她买来了鸽子汤，坐在身边，给她抓脚抓背，安慰她，小声

唱家乡的民歌给她听。她依然抑制不住对艾莎麻利的思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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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轮椅上的哈里

哈里没有报案。如果报了案，警察介入，银子就会变成公家的

宝贝，这一点，他很明白。他坐在轮椅上分析，一夜间失踪的艾莎

麻利会藏身上海或广州。这两个城市都有他的玉朋友，却没能给他

艾莎麻利的任何消息。哈里不信他会出国，根据艾莎麻利的性格，

他是不会丢下一笔巨财离开新疆的。

十多年前，他们是在和田的玉市里认识的，是生意上的朋友。

晚上，喝酒调侃女人、满足野心、灌溉欲望的事情，艾莎麻利是不

让他参加的，说他们的友谊还没有那么浓烈赤裸。艾莎麻利的哲学

是非常实在的，一个男人，应该有不同内容意思的朋友。喝酒、忽

悠美女、做生意，都是非常私密的事情，不能三合一，每一个项

目，都要挑选独立的朋友去完成。和一流的朋友要做生意，二流的

可以喝酒，三流的应该一起潇洒女人。而哈里，在他的眼里，还不

是上等次的人，只能和他在路边民间的饭馆里喝茶吃馕。五年前，

哈里得消息，挖玉人麦特吐尔逊得了一大块玉石，是时下非常抢手

的羊脂玉。哈里和他说好了价钱，给了十万块钱的定金，在回城奔

银行预约款项的时候，艾莎麻利骑摩托半道杀出，以高于哈里五十

万的价格拿走了宝玉。第二天，当哈里带着钱找麦特吐尔逊的时

8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候，他的嘴脸变色龙似的瞬间多变，满脸的皱纹一胀一缩，眼珠子

看不见了，裤裆里的宝贝缩进了小肚子里。哈里说，为了五十万，

你就这样不男不女了吗？我也可以多给你五十万呀！麦特吐尔逊

说，不男不女？现在有几个是男人？现在是钱的时代！哈里一猛掌

扇过去，麦特吐尔逊干裂的皮肤瞬间崩裂了，鲜红的血，染红了嘴

脸。他用脖子上的毛巾，捂住了左脸。说，你太野蛮了，有钱的

人，能这样吗？我一年雨淋日晒，就挖了这么个好货，你一年里，

要折腾半个和田的好玉，你不臊吗？哈里急了，一脚踢翻了麦特吐

尔逊，走了。几天后，艾莎麻利在河边一老板酒馆里找到哈里，笑

着坐在他对面，对他的两个朋友说，今天我和哈里有点事，我希望

你们离开，如果你们不想走，就不要说话，不要动手。如果不听

话，最多也就是几天后的那么一个晚上或是黎明前的小路上，你们

会丢掉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，这个我说不准，因为干这种事的厌世

浪人只认钱。哈里站起来了，迅速地从腰间抽出了匕首。老板吾布

力烤肉走过来，从哈里手里夺过了匕首，说，有钱的爷们儿，玉再

值钱，那是石头，我们的祖辈没有玩过这个东西。这石头上来的

钱，不是真银子，是麻烦的祸根。如今马号里的烂车轮子也值钱

了，好时代呀，你们用刀子说话，不臊吗？艾莎麻利说，你问一下

他，他是男人吗？吾布力烤肉大声说，哈里，脱裤子，让大家看一

下，你的嘴脸是男人，但下面的那个东西有没有，不好说。艾莎麻

利也从刀鞘里抽出了匕首，说，哈里，你这个年龄，杀过一只鸡

吗？他又转向满脸恐惧的吾布力烤肉说，开酒馆就是开赌场，你的

位置在吧台上，你不要掺和，你的任务是欣赏结果，记录结果。艾

莎麻利从包里取出二十万，丢在了哈里面前，说，爷，这是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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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，十万是你给麦特吐尔逊的玉定金，十万是你这几天的利息，你

收好，从此不要找麦特吐尔逊的麻烦。你要是男人，该打的人是

我，他是个苦命的劳工，妈妈住院需要钱，孩子又那么多，挖玉的

成本也在涨，他多卖几个钱，也是为了活下去，你打烂他瘦弱的嘴

脸，你有嘴脸吗？如果你不服，你把刀子要过来，咱们玩一下。吾

布力烤肉靠了过来，说，爷们儿，仇恨这个东西是喜欢接代的恶

魔，我们都是一个祖宗，算了吧。哈里说，好，我听你的，但是艾

莎麻利的钱我不要，让他给老婆买裤衩吧。

刹那间，艾莎麻利的飞拳落在了哈里的鼻梁上，嘴脸顿时鲜血

闪亮。艾莎麻利接着又一飞脚，把哈里打翻在地。越过酒桌，在哈

里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那瞬间，皮鞋踩在了哈里的脖子上，大叫：不

要拉架，来一个我捅一个。吾布力烤肉说，我的爷，有钱的爷们儿

好说话，把刀子给我！就在吾布力烤肉说话的那瞬间，一声尖叫

中，艾莎麻利的刀子在哈里的左脸上划出了一道血口。艾莎麻利收

腿，退到吧台前的小空间，看着正在给哈里处理刀口的吾布力烤

肉，说，吾布力烤肉，把刀子给他，我要和他决斗。吾布力烤肉

说，我这里是酒馆，不是斗杀场，你们还是进山见死活吧，不然我

给警察打电话。艾莎麻利听到警察二字，蔫了，说，我给吾布力烤

肉一次面子，我今天已经了解了，我是站着尿尿的人，我随时欢迎

哈里找我算账！说着，艾莎麻利走出了酒馆。

吾布力烤肉给哈里简单地包扎了伤口，洗了嘴脸，把满脸丑陋

的哈里，带到后堂，说，算了，你斗不过艾莎麻利，他的嘴脸谁也

说不清楚，今天是仁义，明天又是恶魔，他永远不在一口锅里吃

饭，流氓打手里也有他的人。哈里说，我不急，我心里记住了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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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不会永远尿我的灵魂，我要割掉他的 把子！吾布力烤肉说，男

人嘛，让人尿了就尿了，没有骂名的男人，是走不出辉煌的。你要

是割了人家命根子，这账，人家祖祖辈辈都不放你，你们的事，主

看得清楚，如果艾莎麻利需要惩罚，真主会给他安排的，真主是万

能的。哈里昂起头，说，嗨，爷们儿，钱和时间，哪个最好？吾布

力烤肉说，这个谁都不知道，你有钱没有时间，那钱是什么？你有

时间没有钱，那时间又是什么？如果有人问，屁股和嘴脸，哪个最

好？咱怎么说？屁股是丑陋的，但没有它可以吗？没有屁股，就没

有我们的今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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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决 定

艾莎麻利非常熟悉上海的玉市行情，十多年前那些上等的籽

玉，他是按袋子出售的。这个老板捡剩的籽玉，还要请求另一老板

收下，价由他们定。那时候，老板是爷爷。现在，那已经是神话

了，籽玉也可以按个卖了。这个变化，是坐飞机去上海和骑毛驴去

上海的区别。如今的人们，有钱没钱，心里都有玉虫子，都想着这

个宝贝能增添他们的荣耀和人气。他现在是爷爷了，每年，上海的

老板们，都要亲自去新疆购玉，求他把最好的料给他们。这玉世界

里的名堂，比人心的名堂还复杂。

下了飞机，走出机场，他没有去自己常住的酒店。他那可怕的

计划，把他带到了另一个豪华酒店。到浙江路吃过新疆拉面，回到

酒店，躺在童年一样柔软温馨的床上，开始想他的心事。在新疆上

飞机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在脑海里回想王仁医生的形象。长相像新疆

的少数民族，大眼，浓眉，宽脸，文静，是一个难得的好医生。不

仅上海人，中国沿海城市里有钱有势的美男陋女，在微妙的性别错

乱意识的教唆指引下，都来找王仁医生做变性手术。如果没有王仁

医生朋友们的介绍和引见，那些一般的心苦人，是排不到他的名单

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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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来到了王仁医生的诊所。王仁医生

见到他，温暖地一笑，握住他的手，把他带进自己的休息间，让助

手给他沏茶，说了几句抱歉的话，出去处理手里的病人去了。艾莎

麻利喝了一口茶，在心里说了一句：还是靠手艺吃饭的人厉害，一

生没有麻烦，要求变女人和变男人的傻孩子们又这么多，那么浪漫

那么梦幻，这真是一个挣钱的好时代啊！五年前，好朋友钟涛玉

王，带着王仁医生来见他，要他帮朋友在新疆买一对儿羊脂玉手

镯，他们就认识了。这次他闯祸，事后，头耷拉下来，看着小肚子

下面的那个丑陋的小宝贝，想到过出国逃生。有过几个朋友，几年

前为了逃债，通过哈萨克斯坦国，通过蛇头，秘密到俄国，又从俄

国北角那个宽松的边境线，去了挪威。那边欢迎各个渠道投奔本国

的汉子，他们学了两年挪语，在那天边的海国，落下了脚。但是他

不能丢下母亲出国，只舒服自己的嘴脸。长大后，他知道，父亲在

他九岁的时候离开了人间。煤矿瓦斯爆炸，坚强的生命没有了，煤

矿赔偿的钱，母亲买了一个很好的院子，算是有了自己的庭院。那

时候生活艰苦，朋友们曾多次劝她母亲米娜娃儿改嫁。她不干，说

自己有六个孩子，后爸再好，男孩子们长大后，心理上会有疙瘩和

苍蝇。她要自己养活他们，让孩子们自由成长。是对母亲的惦念指

引他来到王仁医院。

半个小时后，王仁医生回来了，他笑了，又握住了他的手，

说，什么时候到的？钟涛玉王知道吗？晚上我请你喝酒，五粮液。

艾莎麻利深沉地说，可能喝不成了，我有麻烦了，钟涛玉王不知

道，这事只能和你一个人商量，很重要。艾莎麻利看了一眼门，王

仁医生起身过去把门关上，他回来的时候，神态立马严肃了。艾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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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利的舌头在王仁医生看不见的地方，忽悠自己的嘴脸，辛苦的双

唇，在贪婪的牙齿的监督下，把艾莎麻利深藏在灵魂里的动词，都

一一倒出来了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艾莎麻利的嘴脸变成了僵硬的肉

团，王仁医生沉默了。对于他来说，新疆朋友的这个麻烦，对他是

一个巨大的考验。王仁医生说，你这个要求，是个大麻烦，变脸手

术，我能做，变音技术，我也有，可以通过按摩音道，改变你的发

音，我可以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但是，这是犯法的事，一旦败

露，你我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想问一句，你说的那个人真的死了

吗？艾莎麻利说，他活不了。你放心，没人会知道这事是你做的，

我有多次去韩国的记录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我就说是在韩国做的。王

仁医生说，这手术一旦做了，你精神上的痛苦会很残酷，因为你会

生活在你不了解的，不，不存在的一个人的影子和精神里，这是最

大的麻烦。我可以给你做一个高级面具，戴上，和真人的脸是一样

的。艾莎麻利说，王医生，你一定要帮我。王仁医生说，必须保证

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。艾莎麻利说，我可以给你一百万。王

仁医生说，我不要钱，和法律比起来，钱什么都不是。我们是朋

友，五年前，你从和田带给我的那对羊脂玉手镯，你没有要钱，这

一次，对我来说，是一次感谢的机会。

面具做得很成功，王医生把艾莎麻利的脸变成了另一张亲切的

好脸，丝毫看不出是机器面具的痕迹，不是北疆人的脸，也没有南

疆人的特点，也不是东疆人的脸型，没有肉眼可视的文化背景，像

一个出生在乌鲁木齐中产阶级家庭里的人，宽厚的前额，透射着一

种稳重、老练、亲切和平静的高贵。

变脸以后的名字早想好了，叫米吉提。王仁医生一徒弟通过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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